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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的研究进展

姚峰 1,2，王雪 1,2，韦正德 3，张效初 3*

摘要 综述了人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的准确率和方法及伦理问题等应用和研究现进展，基

于多模态和心理干预技术的发展，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心理评估中的应用，认为未来的人

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应用会更加关注个性化需求和跨学科的合作，在信息采集、数据分析、

人机互动技术、非侵入式调控技术合作方面应用会更加广泛，未来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会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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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对存在心理

问题的个体开展心理评估和预警成为临床心理工

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的领域。近 40年来，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修订了大量临床评估工具，包括

各类心理测量量表，在评估工具发展方面取得了快

速的发展，评估人员经培训即可迅速掌握这些方

法。但这种传统心理评估模式在评估过程中如果

评估人员没有与被试进行充分互动，可能导致评估

结果的可靠性被削弱[1]。在人工智能时代，将使上

述工作变得更加科学和高效，目前国内外在心理评

估的智能化应用方面研究从精确度、方法手段及伦

理构建都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本文综述国内外心

理评估的智能化应用进展。

1 人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应用的

研究现状

根据现有国内外的心理评估的研究成果，人工

智能已经广泛应用在心理评估领域，准确率也相对

较高，方法上也有很多新的突破，并且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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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议题在人工智能中的作用。但是由于文化和

技术发展等的差异，国内外在心理评估智能化应用

聚焦问题以及技术和伦理等问题上关注有所不同，

因此，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分析应用研究现状。

1.1 国外的研究

从目前国外的人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的应用

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心理评估领域。

1.1.1 心理评估方法和准确率研究

随着技术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向各个

领域扩展，心理评估也开始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目

前美国有 60多种智能心理评估系统，为教育决策

提供支持：从对问题进行解析，到获取数据源并结

构化数据，建立算法模型，最后给出决策建议[2]。人

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的应用结果已经可以为临床

医生提供更清晰的分析报告[3]。目前最新研究显

示，在预测临床高危人群精神障碍发作方面准确率

高达 79%[4]。检测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准确率可以

达到 96%[5]。对于精神分裂症进行分类的准确率可

以达到87%[6]。

心理健康初筛的智能化研究主要关注自然语

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术，分

析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布内容和互动所产生的

自然语言文本数据。Ophir等[7]通过构建基于人工

神经网络（ANN）的单任务（STM）和多任务（MTM）
模型，从 1002名 Facebook用户在一年内产生的

83392条文本的日常语言中获得了预测自杀风险

的关键文本特征：包括脏话、表达内心痛苦和身体

不适的词句；基于音频特征与心理障碍之间相关性

分析[8]，目前从临床情景下结合语音数据库进行抑

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数据适配和模型建构准确率

达到 73.33%[9]。有研究基于微表情数据识别抑郁

症患者，精度达到 80%以上[10]，通过面部和语音数

据识别创伤后应激障碍，准确率达到90%[11]。

1.1.2 在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物学中的应用研究

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方法可以从生理信息

为基础的材料中提取生物标志物，从而进行心理评

估。有研究证明对心理障碍神经影像的生物标志

物包括神经影像、心率变异性和皮肤电导等进行客

观测定和评价，可以辅助对个体的心理评估[12]。脑

神经信息获取技术中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
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和功能性近红

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在心理评估领域的应用也很广泛，而人工智

能领域的机器学习方法有助于从复杂的脑数据中

识别提取神经标志物，为成瘾[13]、精神分裂症[14]、社

交焦虑[15]、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16]等许多精神疾病

的神经病理学提供重要参考。此外，非侵入性脑刺

激技术由于在治疗难治性症状方面显示出疗效，易

于操作且不良反应较少，在精神科、神经科被广泛

应用[17-18]，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

重视。

1.1.3 人工智能伦理议题的研究

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一些学者表现出对信息

安全的担忧，同样也适用于心理评估领域。例如，

如果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未采用安全协议（如 SSL/
TLS）进行加密，黑客就可以通过中间人攻击

（MITM）截获敏感信息，导致数据泄露[19]。2023年 3
月 31日，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表示，因ChatGPT过
度收集用户信息，存在隐私问题，成了首个禁止使

用ChatGPT的西方国家[20]。

此外，许多国家的行业协会都针对人工智能在

信息采集、信息传输及算法偏见等可能存在的风险

制定了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如2019年欧盟率先发布

了《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提出了合法、符合伦理、技

术稳健的3个条件，以及尊重人的自主性，预防伤害

的道德准则[21]。2015年1月，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签署了《应优先研究强大而

有益的人工智能》公开信，对未来人工智能可能给

人类构成的威胁表示担忧。美国于 2022年 10月发

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欧盟于 2023年 6月
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案》折中修订草案等。

从以上研究现状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

在包括精神障碍诊断在内的心理评估领域，准确率

也相对较高，方法上也有很多新的突破，并且越来

越重视伦理议题在人工智能中的作用。

1.2 国内的研究

1.2.1 心理评估方法和准确率研究

在方法手段的研究方面。目前国内专家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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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青少年群体，来综合考虑各项影响因素构建心

理评估模型[22-23]。国内也越来越重视高效的心理

评估方法，特别在多模态数据的应用和机器学习领

域方面，研究采用多元数据生成大量不同模态的数

据进行心理评估，如生物学数据、过程性数据等，从

学生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采集数据建立

多模态模型，从不同维度对学生进行评价[24]。同时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随着评估数据量几何级增长，传

统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信度和效度也受到影

响[25]，机器学习正成为更好的心理测量的方法[26]。

目前国内在机器学习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机器在

图像、语句识别分类中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27]。机

器学习在心理测量中也可以提高预测的准确率，它

可以从数据中挖掘有关规则，从而得到更多信

息[28]。此外，机器学习在心理咨询领域能对非语言

行为进行反馈，通过把握被测者的情绪倾向预测其

行为[29]。

在准确率的研究方面，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能

够通过采用 Python深度学习库 Theano实现基于多

层神经网络（multi-layer perception，MLP）深度学习

算法的建模，进行预测模型检验和统计分析，得出

模型准确率高达 94%[30]。有研究采用真实数据上

的用户实验，收集到 20位网购经验丰富的年轻女

性的 8060条淘宝网的购买记录，针对每个用户购

买历史记录，按自然时间顺序，实验中取前 80%的

数据用作训练集，后 20%作为测试集，以用户为单

位验证压力检测效果，通过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达到

80%的准确率[31]。国内有研究发现基于微表情数

据识别焦虑和抑郁预测结果与效标相关达到 0.74
和 0.64[32]。还有研究发现，生理信号的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EEG）在情感识别中最为准

确，而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减少对手动特

征提取和样本对象的依赖，降低情感识别的难

度[33]。

1.2.2 对传统心理评估方法的优化

相较于传统的心理评估主要以问卷调查和量

表为基础，人工智能技术在多模态数据采样的大数

据分析基础上，分析对比群体和个体历史数据，根

据深度学习算法模型等智能预测被评估人的心理

状态，结果更加精确、高效和全面。例如，国内有研

究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传统的心理测量量表简

化，从心理测量结果数据出发，关联规则算法和相

关性系数，对量表因子关系和题目关系进行分析，

设计了一种数据驱动的心理测量量表优化方法[34]。

国内学者通过对近 3年的 3600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的心理普查、基本情况等调查的历史数据，用基于

数据驱动的心理评估的方法，通过改进模糊聚类算

法和模糊综合评估模型，实验结果提升了大学生心

理评估指标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能切实有效地评估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35]。

1.2.3 人工智能伦理议题的研究

中国对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经

历了机器人伦理、数据伦理、人工智能伦理 3个阶

段[36]。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计划到 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

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37]。科技部等10部
委 2023年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也对

涉及数据和算法的科技活动伦理审查提出要求。

有学者认为，应该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

会影响，考虑地方文化的差异性，构建文化包容并

兼的伦理框架，理清伦理框架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诉

求[38]。也可以立足本土文化，将天、地、人视为一个

和谐统一的整体，崇尚并践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之间的“无限责任伦理观”[21]。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心理评

估主要集中在对青少年群体的应用，这可能也和我

国目前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有关。在方法上，机器

学习、情感分析受到重视，我国同样高度重视伦理

在人工智能中的作用，同时关注构建伦理体系的本

土化研究。相比于国外的研究现状，我国人工智能

在心理评估中研究起步较迟，起点较低，尽管发展

速度较快，但是在评估准确率的实证研究和技术方

法手段上还不足。

基于国内外发展现状，未来基于多模态技术的

信息采集和分析，以及深度学习技术将会提升心理

评估的准确率，心理评估技术又和心理干预的智能

化应用紧密关联，而目前基于心理评估准确率基础

上的心理干预智能化应用发展水平还不高，相关研

72



科技导报2024，42（23） www.kjdb.org

究较少。因此，未来基于多模态的心理评估技术及

其与相应的心理干预应用结合将会是人工智能在

心理评估中发展的方向。

2 人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应用的
展望

基于对人工智能目前在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

未来的人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应用会更加关注个

性化需求，强化情感支持、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

应用，脑科学等跨学科的合作和最新研究成果未来

会更多在人工智能技术上应用。

2.1 基于多模态的人工智能心理评估技术的发展

目前传统心理评估工作中存在“静态评估和量

表化”问题，例如，在对青少年开展心理评估工作

中，仅仅用孤立的心理学量表的方法来评估青少年

心理问题，没有和环境影响、青少年的即时状态等

方面结合起来，从而导致相当一部分特殊青少年的

心理、个性等问题，难以用心理学知识来理解，以至

于不能得以解决。

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知识驱动的第

1代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的第 2代人工智能，以及

主张领域知识和算法融合，主张数据驱动和知识驱

动结合，打通特征空间与语义空间，以构建安全、可

靠、可解释的第3代人工智能[39]。人工智能时代，心

理评估工作也可以通过找到变量之间的存在关系，

从而可能发现一些以往没有发现的导致心理问题

的诱因，从而开发更好的预防和干预的智能化应用

系统[40]。

2.1.1 信息采集

首先，未来可以将算法融合社会心理学知识进

行信息采集。采集数据既可以加强人工智能可解

释性，又能引导人工智能这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主体

朝着人类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社会心理学

要更好地和技术细节结合，才能有效地探索智能社

会的心理影响，此外，在算法构建中加入社会心理

学知识，也可以构建更加符合期望的人工智能[41]。

其次，结合青少年的文字、音像记录等材料进

行信息采集。如对评估对象的作业，所写的自传，

以及心理测验结果、观察记录、有关鉴定书等相关

信息进行采集。针对典型对象，也可以通过收集被

评估者环境信息运用家庭结构功能模型，以判断环

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中的风险因子，特别是当代青

少年心理问题模型大多与家庭文化及沟通模式等

因素相关[42]，这些家庭环境信息，主要涉及家庭规

则、家庭关系、家庭沟通、权力分配等要素，而采集

分析一些具有较强文化特点的信息也将是未来研

究的重点和难点。

最后，采用移动设备和可穿戴设备进行信息采

集。研究者可以将评估和干预系统嵌入移动端及

可穿戴设备中，通过多维度的心率、体温、皮肤生物

电等实时动态数据驱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深度融

合，有利于实现对心理健康的实时监测和干预[40]。

如研究发现通过可穿戴设备干预学生的压力水平，

干预后学生的压力降低，抑郁症状减轻[43]。可穿戴

设备也可以基于 5G（第 5代移动通信）技术进行实

时数据采集与分析[44-46]，5G技术具备大带宽、低时

延、广连接的特性，能够进一步提高手环的数据传

输效率。在具有大规模使用人群的时候，为促使手

环数据收集与反馈能够实时交互，让佩戴者更好地

了解自身情绪反馈，5G通信能够实现海量数据的

瞬时传输，确保数据的实时性与准确性。

2.1.2 数据分析

AI（人工智能）+青少年心理评估模式主要依

托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形成原因构建新的认知、数据

挖掘等技术，通过对信息数据的收集、比对和研判，

构筑出横纵 2条线的影响因素，将其沿着一定的规

则和机制进行交叉碰撞、归纳和演绎，从而预测出

青少年心理问题现状及其发生发展的相关态势。

未来可以采用基于情境化思路，将青少年之前

家庭系统用大数据还原为具体情境，在对青少年当

下即时情绪、心理信息进行传递时，静态信息结合

动态信息，如果动态信息和青少年过去经历中某些

特定危险情境相一致时就进行预警，心理工作者可

以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出现严重后果。最终通过得

分评估和预测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并且可根据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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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具体的心理状况结合模型对各因素的权重大小

推断出产生此状况的风险因子。也可以通过大数

据驱动，构建一些典型个体，例如，“越轨”青少年的

生命历程，通过分析其生命轨迹，从而可能会发现

一些以往没有考虑到的可能导致其严重的心理问

题的诱因，进而在其生命转折点到来之前进行预警

并及时干预，从而更有利于开发更好的预防和干预

的智能化应用[47]。

2.2 基于人工智能心理评估的心理干预技术的

发展

除了心理评估的智能化应用，心理干预技术也

是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准确

的心理评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心理智能化干预技

术，其有效性和介入的时效性会更强，也可以解决

心理干预专家不足的问题，因此，两者未来的发展

紧密相关，以下针对心理干预未来智能化进程进行

讨论。

2.2.1 人机互动技术

史梦璐[48]研究发现，当事人即使认为咨询师是

AI，也依然会感受到情感支持，并且会在咨询过程

中产生情绪体验，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对AI咨询师

的顾虑更少，不用担心被评价、影响对方，或被咨询

师泄露隐私。基于对话技术的人工智能提高了人

们对数字化精神卫生健康的参与度，这类心理咨询

机器人可以提供实时支持，非人类的身份也减少了

来访者的病耻感，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人工智能

是计算机而不是人类时，更有可能透露个人信息，

用户和机器人也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治疗联盟[49]。

研究发现，长期缺乏社会联结的被试对支持性拟人

化机器人给予更高评价，表现出更紧密的社会反

应[50]。

在人和人工智能的互动中，人们会分享故事和

秘密，能够看到用户和人工智能之间建立起积极的

社会关系，甚至依恋[51]。而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理论

也发现，成年期增加社会联结的社会化历程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早期生活经历的不良影响，从而减

少生命历程中不良行为的出现[52-53]，因此，未来的

人机互动需要在心理评估的基础上针对被评估者

增强情感识别功能，在人机交互中更加人性化和个

性化，可以增加当事人积极的社会体验，产生较好

的干预效果。

2.2.2 和非侵入式调控技术的结合

通过改变大脑某些区域的工作方式来帮助改

善精神疾病的症状，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调控技

术[54]。非侵入式调控技术使用广泛，如传统的电休

克治疗（electronic convulsive therapy，ECT），治疗反

应率达 70%~80%[55]，对于双相情感障碍和严重自

杀意念或精神疾病也有效[56]，然而，该治疗也可能

会对认知功能造成短暂影响[57]。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也是一种常用的治疗单相和双相抑郁症的非

侵入式手段，虽然对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不如

ECT[58]，但是不易对认知造成影响[59]。治疗效果显

著且持久，反应率达到 30%~60%[60]，治疗 1年后持

续反应率也能达到 60%[61]。国内有学者结合基于

多任务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及FaceNet网络模型获取

二维图像中的人脸特征信息和三维模型中的空间

信息，实现经颅磁刺激机器人靶点快速重复定

位[62]。此外，由于一系列神经生理学标志物的发

现，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了部分成

果。十几年来，一些研究证明，tDCS刺激能有效降

低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评分，改善抑郁症状[63]。经

颅交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alternative electric stim⁃
ulation，tACS）因为对人体伤害小、干预有效和机器

携带方便的优势，也被用于各种干预的研究[64]。

目前，要把非侵入式调控技术大规模应用于临

床，还需要将相关技术与人工智能心理评估技术更

好地结合，进行靶点快速重复精准定位[63]。

2.3 人工智能在心理评估中应用的伦理研究

人工智能的历史虽短，但发展已经跨越弱人工

智能阶段，快速转向研发强人工智能，并向超人工

智能方向进发，表明了人工智能已经从逻辑思维起

步，并获得了抽象思维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展示

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危机。因为，强人工智能如果不

在伦理层面加以限制的话，它就可能会获得心灵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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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物人类的时代就会结束[65]。

国内外关于智能化心理健康测评的研究尚处

于初步阶段，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相关研究的伦理问题将越来越受到重视[66]。目前智

能化心理健康测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规避隐

私信息泄露的风险，在线行为数据比传统纸笔测试

更难完全剔除个体信息[67]。二是需要考虑采集信息

的合法性，随着信息之间的融合，个体身份的识别

将更加容易[68]。研究者应考虑哪些数据可以获取和

分析，仅采集研究必需的信息，例如，Harari等[69]通过

个体的语音数据来评估心理状态的研究中，研究者

仅获取语音数据的参数而无法得到原始的语音内

容，这样的数据采集及处理方式值得借鉴。

为解决该问题，需要从以下 4个方面进行思

考：首先，加强心理评估与干预研究的伦理审查，完

善心理评估与干预研究的外部伦理规范；其次，需

要有效地提高心理学专业学生伦理的学习强度，相

关的伦理课程对学生掌握伦理知识有一定的助

益[70]；再次，可以加强本土化研究，从中国传统理念

入手，研究构建中国人工智能伦理体系[71]；最后，未

来可以加强国际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

念，制定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

规范，形成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合力[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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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bstract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n this paper the accuracy and metho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s well as ethical issues are reviewe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od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the futur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s forecas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in the future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need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t will be more widely used i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data analysis,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y, and non-invasive regulatory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the ethical resea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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